印人薄於史地之觀念
印人薄於史地之觀念，故思辨
深入而事多疏失，佛教宏布其間，亦未能免此。
◎初以釋尊根本聖典之賅
攝未盡，又博采
而補苴
之。
然以事憑傳說，乏精密之考訂，故於是否佛說，僅能以「法印」辨別之。

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（pp.171-173）：
去佛不久，由於佛法在口口相傳中（初期聖典還沒有編集完成），各處的比丘們，都在傳說他的「親聞佛說」，或「展轉傳來」的佛法。不知道他所傳的，到底是否佛說（這已是混佛說與佛法為一），於是有以經、律、法相、戒──四事，集眾公決的勘辨真偽法。
在史實考證的觀點，這已太嫌不夠，不可避免的會以佛弟子說為佛說的（這可能是極合佛法的，也可能多少變化的）。依廣律說：如大家確信這展轉傳來的真是佛說（佛法），而不知在那裡說，那麼，不妨說在王舍城的竹園說，舍衛城的祇園說，或六大城隨說一處就好了。如不知為誰說，那麼，比丘，即不妨說是為阿難說；國王，即不妨說是為頻婆沙羅王說，為波斯匿王說；長者，即不妨說是為須達多說。《阿含經》與廣律中的說處與聽眾，一部分的來源，就是如此。特別如本生談，誰能精確的考定，佛在那裡說，為誰說？菩薩往昔行因的所在地，廣律說，這是過去的事情，說是迦尸國的波羅奈就得了。有關的國王，說是梵授王就得了。事實上，這只是老和尚們（「先軌範師」、「耆舊諸師」）的傳說如此！
這可見，初期的聖典，自稱王舍城結集的原始聖典，早就如此。大乘經無非繼承這種作風，發展得更成為民族宗教型的聖典罷了！生活於印度文化中的印度的佛弟子，他們能契會這種精神，所以信受一切大乘經為佛說，而不被限於「佛說」而自拘的。印度佛教的開展，是怎樣的自由而活潑！
我們要修學佛法，不能為宗派所縛，口傳所限，邪師所害，應積極發揮依法不依人的精神，辨別是佛說與非佛說，以佛說的正經為宗，以學者的義說為參考，才能引生正確的聞慧。

◎又有天、龍、夜叉宮中之佛法，源源而來；非之則頗有符合佛說者在，是之則又多少異。
◎後後承於前前，積小異為大異，馴致
以「真常」、「大我」，代「諸行無常」、「諸法無我」；以恆常妙樂，代「涅槃寂靜」；以怖畏之天神，代和藹之佛矣。
即今日而欲為之指證真偽，亦幾乎難能
！唯
可以初出者為本而研究之，窺其基本之思想，而後以之衡一切耳！
◎印人之思想多偏激，偏激非如實徹底之謂，強調、誇大而達於極端是也。

◎見之於行為，淡泊自勵者，流於殘酷之苦行；聲色自娛者，流於縱欲之狂逸。
◎見之於神格，《吠陀》之讚詩，輒以盡善盡美以讚一神，又即以此讚別神，以是雜亂無系，成所謂「交換神教」
。
◎極端思想之演化，即隨舉一神而崇事之，即等於一切。自生主、造一切者、祈禱主、原人等，演化為生主、為梵、為我，而其根本仍大同
。
◎釋尊出世，反極端而唱中道，宜可以日有起色矣！
◎惜釋尊滅後，佛弟子即受其熏染而失中道：重律者，日務瑣細而拘滯莫通；重法者一切隨宜，薄律制為事相。禪師昧教，浸假
而不立文字；
經師重說，日失其篤行
之精神。
其偏激之思想，泛溢於大乘佛教者尤多：無一大乘經而不以為究竟，無一修行法而不貫徹一切。
偏激思想之交流，形成無可無不可
，無是無非之圓融。於是乎佛天同化，邪正雜濫。
� 思辨：1.亦作“ 思辯 ”。思考辨析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四），p.248）


� 賅〔ㄍㄞ〕：1.完備，齊全。2.概括，包括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），p.208）


� 博采：亦作“博採”。廣泛地搜集采納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六），p.1593）


�（1）補苴：補綴，縫補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九），p.89）


（2）苴〔ㄐㄩ〕：4.補；填塞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九），p.336）


� 請參閱本書，第四章，第四節，〈法毘奈耶之初型〉，（p.78）。


�（1）印順導師，《佛法概論》，第十二章，第一節，〈三法印〉，（p.157）：


三法印，為佛法的重要教義；判斷佛法的是否究竟，即以此三印來衡量。若與此三印相違的，即使是佛陀親說的，也不是了義法。反之，若與三印相契合──入佛法相，即使非佛所說，也可認為是佛法。法是普遍的必然的理性，印是依此而證實為究竟正確的；依此三者來印證是佛法，所以稱為法印。三法印的名稱，是「諸行無常」，「諸法無我」，「涅槃寂靜」。


� 馴致：亦作“馴至”。逐漸達到；逐漸招致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二），p.799）


� 難能：不易做到；做不到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一），p.902）


� 唯：3.表示希望、祈請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386）


� 印順導師，《印度之佛教》，自序，（p.1）：


佛教之末流，病莫急於「好大喜功」。好大則不切實際，偏激者誇誕，擬想者附會，美之曰「無往而不圓融」。喜功則不擇手段，淫猥也可，卑劣也可，美之曰「無事而非方便」。


�（1）聖嚴法師《法鼓全集》，第一輯，第四冊，〈比較宗教學〉，（p.29）：


交換神教（Kathenotheism），有譯作交替神教或交代神教，亦可目為單一神教的一種。這是在多神教中的一個特徵，即於多神信仰之多神中，有一位至尊的主神，餘神皆為主神的從屬，對餘諸神，不必列為必須崇拜的對象。在多神中單奉主神者，便是單一神教。如果在多神之中，選一神作為崇拜的對象，此神即被視為至尊的主神。到了另一時地的另一因緣而選另一位神來崇拜，同樣亦視為至尊的主神，而將先前所奉的一神淡忘者，這便是交換神教。交換神教一詞，是由馬克斯彌勒首創，施之於印度《吠陀經》信仰者的。因為在《吠陀經》中對諸神所用的讚歌，輒以最上最大最高最好的詞句來稱頌，似乎每一位大神，均是宇宙的主神。這在馬克斯彌勒之外的宗教學家，也以單一神教稱呼之。


（2）交換神教：印度密宗起源於古吠陀典籍，其後流行於民間各階層，佛教在長期發展過程，逐漸滲入民間信仰，並受此等咒術密法之影響，加以攝取，作為守護教徒、消除災障之用，古來通常稱為雜密。密宗並將吠陀以來之諸神，用交換神教方式重新組織佛教，而出現許多明王、菩薩、諸天、真言咒語。（《佛光大辭典》（五），p.4477.4）


� 大同：4.大體相同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1337）


�（1）浸：11.副詞。逐漸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，p.1287）


（2）浸假：假令，假如。語出《莊子‧大宗師》：“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，予因以求時夜；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，予因以求鴞炙；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，以神為馬，予因以乘之，豈更駕哉！” 郭象 注：“浸，漸也。” 成玄英 疏：“假令陰陽二氣，漸而化我左右兩臂為雞為彈，彈則求於鴞鳥，雞則夜候無時。”後多用為逐漸的意思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，p.1288）


�（1）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〈一 中國佛教史略〉，〈七 新佛教之成長〉，（pp.56-57）：


昔謂「藉教悟宗」，今則教相名言是分外事，其極至於「不立文字」。昔須「順物」「護嫌」，今則臨機大用，適化則宜，浸假而「呵佛罵祖」、「斬貓殺蛇」無非是道。」


（2）印順導師，《中國禪宗史》，第一章，第三節，〈達摩門下的傳弘〉，（pp.36-37）。


� 篤行：1.切實履行；專心實行。2.行為淳厚，純正踏實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八），p.1222）


� 無可無不可：後多用來指對人對事不拘成見。亦泛指對事依違兩可或沒有主見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七），p.104）





